
“大哥，我回浦江了，有球滴我。”华

南理工大学在读博士谢青松寒假一回

到家乡浦江，就迫不及待地给“六一兄

弟连足球俱乐部”领队张建龙发去消

息。早就盼着年轻球友回家的张建龙

立马回复，并告知近期几场球局的赛程

和对手信息。

过年期间，大部分人忙着走亲访友

时，浦江“六一兄弟连足球俱乐部”的一

群草根球友吹响了“集结号”，在虞宅乡

前明村五人制足球场，接连几日踢得酣

畅淋漓。就连除夕当夜也不例外，吃完

年夜饭，大家纷纷往这赶。

夜幕下，足球场灯火通明，球友们

在场地上驰骋比拼。这支三十余人的

球队由张建龙和几位球友一起发起组

建，参与者来自各行各业，有企业主、公

司职员、公务员等，其中，三分之二的队

员年龄在 40岁以上。“我 1978年的，过

完年虚岁都 48了，但我心态年轻。”张

建龙说。

聊起组队初衷，张建龙介绍，自己

曾因意外受伤导致跟腱断裂，康复期

间，意识到必须通过运动保持身心健

康。“游泳、健身、跑步都尝试了，但没有

坚持下来。直到 2022年世界杯期间，

无意间看到浦江本地球友们的踢球场

景，一下子找到了方向。”就这样，他在

团队运动中找到了富有激情的自己，并

迅速完成了从足球新手到组局达人再

到俱乐部发起人的进阶。

“‘浦江六一兄弟连俱乐部’这个名

字是我取的。”张建龙说，球友们大多是

一群保有童心的“老男孩”，例如，一肩

挑起颜值担当兼气氛组的陈小月，“为

了踢球，有时候身在外地的他都会马不

停蹄赶回来参赛，有他参与，氛围就特

别好。”踢球只为热爱和快乐，至于输

赢，其实没有那么重要。“我球技全队倒

数第二，基本功约等于无，上场踢球没

啥技巧，全是感情。还有倒数第一的那

位兄弟，踢了20年，也还是那个水平。”

说着，张建龙自己也乐出声来。

作为足球狂热分子，“六一兄弟连

足球俱乐部”春节期间还邀请同城球队

组织“贺岁杯”草根足球友谊赛。

“我在学校时，他们就联系我啥时

候回来踢球。之前寒假回来认识了这

群球友。”谢青松是华南理工大学建筑

学院风景园林系的在读博士，也是建筑

学院足球队的一员。此番作为球队中

的年轻力量，谢青松说：“我感觉和大叔

踢不容易受伤，拿球机会多，所以挺涨

球技，每次‘冬训’完回学校比赛比别人

更早进入状态。”

“不仅有学生，还有一些在异乡打

拼的年轻人，大家都回来了。”随着年轻

队友加盟，也让以张建龙为首的 40+球

员们对战局多了几分胜算。

球友的情，哥们的义，在一场场草

根足球赛中不断升温。无论是参赛选

手的全情投入，还是亲朋好友的激情助

威，都生动诠释了浦江草根足球的独特

魅力。

“兄弟连”吹响踢球“集结号”
本报记者 洪 漩

回乡过年，是流淌在血脉中的深情眷恋。春节假期，本报记者回到家乡，一边尽享团圆欢欣、畅叙

暖心亲情，一边记录家乡变化，体验不一样的年味。

“走南闯北”的年味

台球凝聚
15年兄弟情
本报记者 谢嘉伟

对于我来说，每年对于家乡的

思念，除了各色美食之外，还有一项

运动，那就是和儿时伙伴们齐聚在

台球桌前，畅谈各自一年的生活。

瞄准目标，稳稳出杆，随着一

颗颗小球应声落袋，我有了久违的

归属感。在除夕这一天，我邀请儿

时的伙伴回到熟悉的台球厅。在

我心中，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回

家了”。

十多年前，我和四个伙伴不约

而同对这项运动着迷，我们五个人，

分别来自汉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

族和哈萨克族，因为这项运动深深

绑定在了一起。每逢放学放假，总

要“捣上几杆”才够过瘾。那时的我

们，球桌上的内容总是对各种打球

技术的研究，这杆该怎么出，这球要

如何加塞，打完该怎么走位……我

们会因为一颗运气球争论不休，也

会因为一颗角度刁钻的好球而兴奋

讨论好几天。

今年，我们的友谊恰好走过了

15个年头，这 15年的时光里，我们

一起经历了风雨，共同度过了无数

难忘的时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些台球不仅仅是一颗颗简单的球

体，它们更像是我们之间深厚友谊

的象征。

家门口村BA
赛场焕“新颜”
本报记者 郭乐天

正月初一，行驶在老家诸暨姚

江镇霞浦村的村道上，还没看到家

里的房子，耳畔便传来一阵阵炮仗

声。年味，在此时具象化了。

临近年关，家里总会备一些酱

货，今年当然也不例外。阳台上，一

排风干的土鸡被悬在空中，静待着

被端上桌的一刻。除了鸡，还能听

到一旁膘肥体壮的鸭子们的嘎嘎

声。这，就是家乡的味道。

和家人们吃完饭，趁着阳光

正 好 ，我 来 到 了 附 近 的 篮 球 场 。

很多人都知道，诸暨有着“篮球之

乡”的美誉。小时候，耳濡目染之

下我就对篮球产生了兴趣，每次

回 到 家 ，总 会 和 家 人 们 打 上 几

场。家附近的篮球场就是一个篮

球架，如今，球场旁有了灯光，有

了记分牌，还有了各种健身设备，

球场旁还建起了爱心食堂。

在诸暨，村 BA有比赛时，同村

村民不分性别年龄，更不分是否懂

球，都会聚在场边为球队加油助

威。2024年 10月，姚江镇篮协举办

了第二届“富邦杯”篮球赛，共有 18
支球队、200余名运动员参赛，前后

进行了40场激烈角逐。

为何才举办到第二届？其中一

个原因，是因为姚江镇直到 2019年

才成立，它由江藻镇和直埠镇合并而

来，霞浦村原来就属于直埠镇。不

过，下高速的出口，依然写着直埠二

字。村民们说，当新一届比赛开打

时，一定会继续去为村里的队伍加

油。届时，球场想必又会是一番热

闹的景象。

新年登高
祈福意正浓
本报记者 郑润鑫

正月初三，我来到遂昌县城的

妙高山体育公园登高祈福。尽管当

天飘洒着细雨，公园内依旧人头攒

动。众多市民趁着这氤氲的晨意，

纷纷选择以登高的方式，为新的一

年注入蓬勃活力。

一路上，“您已步行100米，消耗

5.56千卡”的提示牌以及“运动宜有

氧”的温馨提示随处可见。沿着蜿

蜒的登山步道拾级而上，首先映入

眼帘的是健身公园。这里各类健身

器材错落有致，市民们正锻炼着。

“平时经常久坐，身体都僵硬了。正

月里来这儿活动活动筋骨，感觉浑

身都有劲儿。”正在使用双杠锻炼的

陈大哥说。

在登山的途中，打拳、跳舞的

市 民 们 成 为 一 道 道 靓 丽 的 风 景

线。太极拳爱好者们动作沉稳，一

招一式尽显刚柔并济之美。太极

拳爱好者孙师傅表示，打太极，既

能锻炼身体，又能传承文化。“希望

新的一年，更多人能爱上太极，感受

传统文化的魅力。”

登上山顶，清风拂面，城市景色

尽收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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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城”看舞狮
品非遗年味
本报记者 高玲玲

正月初三一大早，为了寻找更

正宗的“年味”，我与家人驱车来到

沧州市文化艺术中心广场。正月初

三至初七，“非遗过大年”民间文艺

展演在这里举行。

虽然天气阴冷，但广场上已经

站满了市民，有很多跟我们一样，专

程从下面的市县赶来。上午 10点，

展演活动正式开始，舞狮、落子、高

跷、杂技、武术等非遗技艺轮番上

演，不时传来的掌声和叫好声让这

个早上热气腾腾。

最受欢迎的是由刘吉舞狮团

带来的舞狮表演。伴随着动感热

烈的鼓点，领狮、舞狮演员一前一

后上场，前者手举狮头，不停地通

过手腕变化，使狮头或仰或俯，或

作扭头状，或让狮嘴张合；后者弯

身弓背，与前者默契配合，或摆尾、

打滚，或作睡觉、理毛、搔痒状，动

作惟妙惟肖。

沧州又名“狮城”，这响亮的名

号源自铸造于后周时期的铁狮子，

与之相关的狮舞自然也深受沧州人

民喜爱。沧州狮舞传统最早起源于

汉朝，明朝时已广泛流传。

沧县狮舞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属于“北狮”一脉。“北狮”又细

分为“文狮”和“武狮”，刘吉舞狮团

是在“文狮”表演的基础上，兼具杂

技、武术、舞蹈元素。这样既有武术

的刚劲，又有杂技的技巧和舞蹈的

柔美。

刘吉舞狮团成立于 1980年，被

称为“中华北狮王”。领队康华路介

绍，舞狮团参加过北京奥运会开幕

式表演、上海世博会演出等，还曾走

出国门到美国、捷克、保加利亚等国

家和地区参与文化交流演出。今年

春节期间，舞狮团除了为沧州市民

表演舞狮外，还派出 22名队员在北

京地坛庙会，为首都观众奉献多场

舞狮表演。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现场表演，

太精彩了。”现场观众闫女士说，这

样的演出让人们在轻松愉快的环境

里感受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

表演后，所有“狮子”跑到观众

身边，与观众近距离接触，摸摸狮子

头，摸摸狮子背，讨个新年的好彩

头。“希望更多人爱上舞狮，培养更

多‘小狮子’，将这项传统技艺更好

地传承下去。”康华路说。

挑战自我
以冬泳迎春
本报记者 陆英健

大年初一，清晨的阳光缓缓地

从地平线探出头来。老鹰潭，这个

隐匿于郊野的碧水清潭，在衢州意

味着一个冬日里充满挑战与活力的

地方——冬泳者的“圣殿”。这里每

年都会吸引众多冬泳爱好者，他们

不畏寒冷，以这种方式迎接新年和

春天的到来，寓意着新的一年里身

体健康、朝气满满。

“气温 2.2℃，水温 10℃，水质

优，微风！”潭边，早已聚集的冬泳爱

好者们高声告知温度和水情，他们或

穿着色彩鲜艳的外套，紧贴着身体，

勾勒出健硕的线条；或披着厚实的浴

巾，脸上洋溢着兴奋与期待。空气中

弥漫着一种特别的氛围，那是对极限

的挑战，也是对自然的敬畏。

在人群中，一位老者尤为引人

注目。他头发花白，但梳理得一丝不

苟，银丝在阳光下闪烁着柔和的光

泽。他的脸庞布满了岁月的痕迹，皮

肤略显松弛，肌肉虽然不如年轻人那

般饱满，但每一块都显得那么有力，

那是岁月与锻炼共同雕琢的成果。

他站在潭边，轻轻拍打着手臂，做着

热身运动，每一个动作都从容不迫。

第一位“泳”士，一位身材魁梧

的中年男子，大步走向潭边，毫无畏

惧地跃入冰冷的水中。水花四溅，

仿佛一条破浪而出的鲸鱼，瞬间消

失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下。当他再次

浮出水面时，脸上挂着满足而骄傲

的 笑 容 。 紧 接 着 ，第 二 位、第 三

位……冬泳者们纷纷跃入水中。水

中，他们或自由泳、或蛙泳、或蝶泳，

他们的动作流畅有力，仿佛在与寒

冷进行着一场无声的较量。

一位刚上岸的老伯浑身散发着

蒸腾的热气，笑着对我说：“这老鹰

潭的冬泳，是我们衢州人的传统，也

是我们对新一年最美好的祝愿。”

太阳逐渐升高，冬泳者们陆续

上岸，彼此间交换着冬泳后的畅快

与喜悦，他们的皮肤因寒冷而

泛红，但眼神中却依旧闪

烁着光芒，那是挑战自

我后获得的成就感与满

足感。这片被冬日阳光

照耀得熠熠生辉的水域

见证了冬泳者们的勇气与

坚持。

来一次不一样
的“吃排场”
本报记者 易龙吟

我的老家在温州沿海小镇——

鳌江镇。作为改革开放先富起来的

温州人，以前过年讲究“吃排场”，按

照我的理解，就是酒席菜非常多，农

村准备酒席的时候会先用几张长桌

拼起来备菜，备好的菜一字排开十

分壮观，因此叫“排场”。如果亲戚

多，甚至可以从除夕一直吃到正月

十五。

对于物质生活逐渐富裕的现代

人来说，吃已经不是重点。今年，大

家都希望能够改变大人喝酒、小孩

玩手机的局面。于是，全家老小一

行17人，4辆车，策划了一次“温泉+
登山”旅行，要来一次不一样的“吃

排场”。

泰顺县，有着大名鼎鼎的氡泉，

也是温州最偏远的县，没有高速公

路的时候从鳌江出发前往泰顺也需

要三个多小时，如今随着越织越密

的高速公路网，我们一个半小时就

抵达了目的地。

一大家子人都抛开了手机，

一起泡在温泉池子里，聊聊近来

的生活和趣闻，比一起吃饭时聊

天的时间多多了。泡完温泉，我

们一起去当地农家乐品尝了特色

美食，九层糕、乌米饭、苦槠片都

是具有山野特色的食材，也给平

时吃惯了海鲜的我们带来了不一

样的味觉体验。

第二天，17人早上 7点出发，前

往铜铃山国家森林公园。虽然一行

人老老少少，不少人是运动困难户，

但是在美景的吸引和家人的鼓励

下，全部顺利抵达了预定的目的

地。大家表示，这样的团聚比吃吃

喝喝更有意思，明年要提早筹备，希

望能够来一次长途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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